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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陈白尘，人们想到的往往是他

富有极高造诣的戏剧创作，无论是《升官

图》《岁寒图》，还是《结婚进行曲》《乌鸦

与麻雀》，亦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风

歌》，均引来人们不尽的品评和阐释。陈

白尘，于人格风范与精神气度上来说，是

一个时代的清醒者。这一点，我们从他的

《牛棚日记》和《云梦断忆》中可见一斑。

《牛棚日记》创作于“文革”中，是陈

白尘被错划为“黑帮”以后，每天冒着危

险偷偷记录下来的，从1966年 9月 10

日到1972年 2月29日，他记录了这个

疯狂年代里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而

《云梦断忆》则写于“文革”后的 1982

年，是陈白尘于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

划”期间所写，追忆了“文革”期间他在

湖北咸宁古云梦泽边“五七干校”的种

种往事。两本书，一为日记，一为追忆性

的散文，共同烘托出了陈白尘“文革”时

的心境和他对那个疯狂年代的反思。

读完这两本书，你会发现，陈白尘

很“另类”。

《牛棚日记》虽写于“文革”受批斗

之时，但通篇很难找到一个含冤受屈之

人的痛诉与牢骚；其时的文学深受“文

革”思维的影响，文坛充斥着固定化的

“样板”式创作和阶级斗争的二元思维，

但《牛棚日记》却迥异于这个时代的主流

文风，其中鲜少见到二元对立式的思维

模式，而是流溢出了浓浓的智者情怀：当

面对押送他回京之人彻夜的监视时，陈

白尘“埋头便睡，极酣”；当作为“黑帮”分

子与其他“黑帮”一起登台示众时，他用

诙谐幽默的语言描述了他们这帮“黑帮”

“大将”、“干将”之流可怜可笑的形象；当

面对许多人的子女写大字报批判父母，

与父母划清界限这样令人心痛之事时，

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但所

担心却是“孩子们了解真情后，又将作何

感想？又产生什么后果？”……身处逆境

之中，他所担忧者并非这逆境本身，而是

对世人、对后代的心灵扭曲……

同样的，创作于1982年的《云梦断

忆》也是一本颇为“奇特”的书。其时正

当批判“文革”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蓬

勃之时，文坛创作中也弥漫着浓浓的感

伤、控诉和质疑，很多作品也出现了另

一种模式化趋向。而《云梦断忆》却很难

将它确切地归类——它呈现的是一代

受难的知识分子真实而复杂的人文心

态，这其中有质疑、有反思、有控诉，也

有对美好人情的怀念，但更多的是一个

清醒者的自我审视和超越意识。因而，

相比于同时代的作品，《云梦断忆》是一

个丰富的存在，它直接指向作家陈白尘

的心灵世界。

生活固然是创作的源泉，但这生活

又必得经过作家心灵的过滤。因而，有

人说过，文学研究是要研究作家的心灵

世界，文学史也即是作家的心灵史。作

为一个饱经沧桑的作家，陈白尘的心灵

世界可以浓缩和折射出一个时代知识

分子的群像，人性的善恶美丑，那个时

代曾经有的荒诞，都于陈白尘的笔尖细

细流出。

尽管备受迫害，背负“黑帮”恶名，

遭遇无休止的批斗；下放干校，过着半

监禁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革命群众”

所领导，然陈白尘都以其诙谐笔调戏谑

之。在他的笔下，尽管大家都生活在“文

革”秩序下，然而人性的优点、弱点和复

杂性仍然在一种变异的秩序中顽强地

流溢出来，使得这个荒谬的时代也表现

出了某种人性的恒定。陈白尘的清醒，

正在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恒定，并

于此中体验到了各种人情冷暖和人性

变异，更对于自身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的

局限性进行了彻骨的反思。

无论是留守在北京的文联大楼，还

是下放到云梦泽的“五七干校”，陈白尘

总能于灰暗的境遇中寻找到生活的乐

趣。在北京时，虽受专案组的管辖，但也

总要趁星期日放假的“自由”，与张天

翼、张光年组成“三角同盟”，共同出

游——洗澡、逛书市、会餐，对于北京城

的各种菜系，陈白尘也是如数家珍，并

暗诩“三角同盟”为“内行人”……虽自

乐于北京“牛棚”中这最愉快的时期，但

也对古云梦泽边那个“五七干校”梦想

已久，因为与北京生活相比，“能在农村

享受恬静的田园生活，真是心向往之

了”，更何况他还听人说“那儿是如何山

清水秀，又是鱼米之乡，怎能不动心？”

（《忆云梦泽》）虽于苦难之中，可总能寻

出生活的美丽来。由此，陈白尘的豁达、

幽默、乐观与坦诚，顿时跃然纸上。或

许，正是在这样一个宽阔而美丽的心灵

世界中，陈白尘保持住了自己的清醒。

在一个变异的时代中，保持清醒何

其困难，这需要拥有健康的不被扭曲的

心灵、顽强的自由的精神和正直善良的

人格，然而可喜的是，这样的人并非寥

寥可数。在《忆房东》一篇中，房东贾大

爷一家便是这样的人。在“五七干校”，

陈白尘是被监督、被改造的人，其身份

自是低人一等，被人吆喝来吆喝去，称

呼自己为“大黑帮”、“大叛徒”者不乏其

人，“直呼其名是最客气的”，而房东儿

子却以“陈大爷”称呼自己，并于无人处

帮助自己，坚定地相信陈白尘是“好

人”。一句“你受苦了，陈大爷”，让陈白

尘感动得终夜难眠。当陈白尘被别有用

心的小人攻击时，房东儿子也愤愤然地

说道：“陈大爷，别放在心上！我们相信

你！”难道房东儿子的正直感仅仅来源

于民风的淳朴吗？他曾经比陈白尘还要

理直气壮地说：“……我看被批的都是

好人！批得越重的人越好！”“怎么不是？

陈老总、彭老总、贺老总不都批得厉

害？”而对于“文革”中兴起的“向贫下中

农学习”，房东儿子也有自己的看法，

“你们干校口口声声说，要向贫下中农

学习。但你们就不听我们的意见！连种

庄稼都不相信我们！大雨大干……”此

时此刻，陈白尘真正被对方折服了。一

个出身贫下中农的农民能有如此见识，

能如此清醒，真正让陈白尘得到了“再

教育”。陈白尘开始反思“文革”的荒谬，

也正因为如此，他从中国几亿农民的内

心深处，看到了温暖人心的力量，也看

到了国家的希望，时代的希望。

清醒者有之，但被扭曲者更是多

数，最令人痛心者，莫过于孩子们。《牛

棚日记》中提到子女对父母的批判，以

及子女在父母名声压力下所遭受的不

公，对于事情本身，陈白尘尚可平静对

待，然而他更忧心的是孩子们在了解真

相以后所产生的后果。这也正如在《忆

眸子》一篇中的那个拥有乌黑透亮眸子

的小女孩。当那个曾经甜甜地喊“我”为

“爷爷”的3岁小女孩两年后再次出现

时，当我忍不住想去摩抚她漆黑的头发

时，她那原本乌黑透亮的眸子中顿时放

射出愤然的怒火，她猛然叫出“大黑

帮！”“大坏蛋！”……数不清的批斗和人

身伤害都没有击倒陈白尘，而这双眸子

的变化却重重地打击了他——这是祖

国的未来，“我多么希望从那小姑娘和

胖娃娃一辈的青年们明澈如水的眸子

中透视到新中国的未来哟！”可事实却

是如此的残酷，怎能不令人感到万箭穿

心！孩子们稚嫩的心灵遭到蒙蔽和扭

曲，无异于希望被扭曲，未来被蒙蔽！还

有什么比失去希望更令人心痛的事情

呢？因而，当家人寄来的“高档食品”被

没收并被送到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吃时，

想不到小朋友们“敌情观念很强，一个

月后原物退回，说是‘不吃黑帮东西！’”

陈白尘也只能自我解嘲：“这大有伯夷、

叔齐不吃周食的气概，令我敬佩！”但透

过这诙谐的戏谑之语，我们看到的是纸

背上的深深的绝望之感。干校生活，有

形态丰富的各种冷遇，但也有“爱抚的、

同情的、怜悯的，甚至为我愤慨的目光

与眼神”，这或许也是支撑作者一直走

下去的原因所在。固然，孩子们纯洁的

心灵受到污染，令人痛惜，但那些为一

己之私欲，穿着“革命”的外衣，在“文

革”中“造反起家”的人们，他们又该拿

什么去教育他们的孩子呢？陈白尘念念

不忘的，是那“正在塑造中的青年的灵

魂 ，被 搞 得 天 翻 地 覆 而 又 地 覆 天

翻”……孩子们生活在如此复杂的社会

中，“十亿人们的灵魂都触动了”，那孩

子们又该如何呢？读到此处，我们又想

起了鲁迅那“救救孩子”的呼声……同

样是时代的清醒者，陈白尘的呼声，同

样振聋发聩！

于痛苦中寻找温暖，于丑中寻美，

于黑暗中寻找光明，这需要多么强大的

内心。翻开《牛棚日记》，随处可见批斗、

检查、压力、认罪、大字报……频繁得让

人窒息。而在这群体变异的年代，陈白

尘也能于人的变异之中发现人性本来

的美好。当陈白尘身在“牛棚”之中，被

作为“牛”来看管时，自然有一位牧“牛”

人前来“陪伴”，当陈白尘因为牧“牛”人

的过错而顶替其受到责罚时，这位平时

一副“革命”的正确面孔的牧“牛”人，居

然在晚上偷偷向“我”作了检讨，变得与

人为善起来。1978年以后，以前曾经对

“我”恶语相加的许多人都已着力于与

“我”恢复关系，惟独这位牧“牛”人，或

许是心怀愧疚，却总是避而不见……陈

白尘感叹：“比起某些人来说，我倒觉得

此公是可爱的！他在那个荒谬的时代里

并未做过什么坏事，不过在性格上被那

时代稍稍扭曲了一点，这算得什么呢？”

（《忆茅舍》）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

子，这种敢于面对自己缺点的人，更称

得上是“知耻近乎勇”，更值得人们去钦

佩。无独有偶，“甲骨文”也是这样一种

人，他本是“革命群众”，却挡不住追查

“反革命分子”的压力，咬出了一连串的

“反动”同盟，“更兼瓜蔓所及，牵引愈

多，某某的身价日高，而好大喜功之辈，

更恨不能像吹糖人儿似的吹得他更大

些，以邀重赏。”但物极必反，任何事情

都是有限度的，“糖人儿一破，一切粉

碎！但领导有涵养，镇定自若；而‘甲骨

文’却颇有良心，便神不守舍了！”以至

于后来，“甲骨文”承受不了内心的煎

熬，进了精神病院，后又好转出院，遣返

原籍了。但即使如此，“甲骨文”仍被认

为是“书呆子”，他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借

着出卖朋友而升官……可见“我们这干

校和社会比，还算‘世外桃源’哩！”陈白

尘在这些被扭曲的人性之中，发现了他

们本性中的纯洁和善良，因为这样一些

人，尽管被这个疯狂的时代所扭曲，然

而到底不如某些人更令人所不齿，“许

多在一九七六年已经迈脚想跨上贼船，

由于偶然而缩回脚的人，甚至已经跨上

去而又急流勇退者，不都像安徒生童话

里的那位皇帝一样，自以为穿上其实不

存在的新衣而大摇大摆地在人群中高视

阔步么？”比起自欺欺人者，反倒是那些

能够正视自己错误、勇于忏悔的人，更有

资格去迎接新的时代和新的自我。

与上述一类忏悔者相比，那些坚持

真理的人更让人感佩！在《忆鸭群》中，

陈白尘便以鸭群的坚持真理来表达自

己对这一类人的喜爱。当我和同伴想绕

道而行，以避免鸭群吃谷子时，鸭群却

大声鼓噪，坚持真理，不肯绕道，最终使

我们的“阻拦”彻底失败。“但此后对于

诸如此类之事，对鸭群再不敢‘横加干

涉’了，因为真理确在它们一边，而我们

也确是犯了‘路线错误’也”。于是，在经

历过鸭群的几次“犯言直谏”后，“我是

相信它们在大方向上比我正确，我得服

从真理嘛！”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被时代

扭曲者占大多数，但这种真的猛士却也

存在。在《忆金镜》中，侯金镜就是这样

一个沉着而勇敢的猛士。文化大革命初

期时，侯金镜对许多荒谬的现象极为不

满，颇多直言，一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我”与侯金镜在一起时，他总是勇挑重

担，“只让我做个助手，他说他比我年轻

得多”；在“我”遭受大批判时，“连敢于

向我行注目礼的也愈来愈少了。但金镜

却几次把我拽进他那个‘家’里喝上一

杯半杯白酒，给我说上一句半句安慰的

话，使我精神振作起来”。也是侯金镜，

在与“我”一起赶鸭群时，发现了鸭群

“坚持真理”的秉性——“因为真理在鸭

子那边，所以我们失败了！鸭子，是可爱

的！”在陈白尘看来，“金镜便像那坚持

真理的鸭群中最勇猛的一个！”因而，文

艺界要拨乱反正，社会要步入正轨，需

要的就是这样的猛士。清醒洞悉时代荒

谬的贾家父子、时时庇护弱者的大个

子、还有那拒不认“罪”的某某……又何

尝不是向往真理的猛士呢？也正是从这

些人身上，陈白尘看到了社会的脊梁。

然而，作为一个清醒者，陈白尘的

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他不止为我们勾勒

出了那个荒谬年代的人性变异、善恶美

丑，还切实地反思了自己和大多数人的

局限性。在《忆鸭群》中，当与我朝夕相

处两年多的鸭子被人们宰食时，每个人

都得进厨房为鸭子拔剔茸毛，我也只能

奉命前往。此种心情难以描绘，我与鸭

群在两年间亲密无间，恰似“同生死、共

命运”的朋友，而如今，我却只能自我谴

责：“为什么我只能服从领导命令，而不

敢挺身而出，为这群小动物请命呢？我

是懦夫！”由此，陈白尘洞察到了人性的

弱点，“那些声称把我打倒在地并且还

要踏上一只脚的人，那些对我横眉竖

目，跟着高喊口号的人，那些对我昂首

而过，不屑一顾的人……更不用说那恶

声相骂、其实是在卫护我的人，他们之

中除了极少数是真心一饱‘口腹’之欲

以外，难道真个都想吃掉我的么？是否

也像我一样，是在领导的命令之下，不

得不来拔剔我的茸毛呢？……”陈白尘

由此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人性的弱点也

是人性的常态，局限性人人都有，但可

贵的是，陈白尘反观到了自己的局限，

并推己及人，开始寻找造成“文革”灾难

的国民性因素。

由此可见，《牛棚日记》和《云梦断

忆》不是单纯的伤痕记录和追忆。陈白

尘的清醒，体现在多方面上，这也正如

他自己所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前

进，必须要挖出十年动乱的“社会根源、

思想根源”。因而，他为我们呈现的，正

是一个清醒者眼中的世界——是他的

清醒，他的人格魅力，最终造就了他的

艺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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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抗战终于胜利。国民党

各级官员忙于去各地“劫收”，一时贪污、腐败之风更炽。时任《华

西晚报》副刊《艺坛》主编的陈白尘见过不少流氓政客的丑恶嘴

脸，各级官员的升官发财、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等丑行也屡有

所闻。在读到一位读者来稿揭露国民党统治下四川某县一群

贪官污吏丑行的20首竹枝词后，从中受到启发，决心以《升官

图》为名写一出戏来对当局进行一番大暴露、大讽刺，表达人民

群众对腐败政权的痛恨，对争取自由民主的迫切要求。

时外界谣传陈白尘被捕，或说其系中共江苏省委负责

人。为了安全起见，他辞去副刊主编之职，携夫人迁居晚报负

责人之“觉庐”，这给了他静下来写作的时间。《升官图》开始写

作应该在1945年10月10日之后，经过三个星期，这出戏在

10月底终于完成。此时重庆和成都新闻界掀起了自动拒检运

动，不再接受当局的新闻检查。因此，《华西晚报》副刊《艺坛》

从10月下旬开始按日连载，顺利地在11月初连载完毕。

该剧除了序幕和尾声，中间分为三幕五场，主要讲述了两

个强盗为躲避追捕，在一个风雨之夜威逼一个看门老头躲进

了一所古宅。他们在睡梦中做了一个升官发财的黄粱美梦。

在梦中，两个强盗趁知县受伤、秘书长丧命之机冒名顶替知县

和秘书长。秘书长诡计多端，巧嘴滑舌，善于应变，不但使知

县成为他的傀儡，还威逼利诱并取得了真知县太太的合作，利

用官场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拉拢警察局长，牵制了财政

局长。在财政局长认清了其真面目之后，不但未惊慌失措，而

是抓住他的软肋，与之周旋，最后与财政局长为了共同的利益

握手言欢。在迎接省长时，他知道怎样取悦省长，并把老奸巨

猾的省长玩于股掌之上。当他们兴高采烈欢送省长之际，人

民群众揭竿而起，把他们打翻在地。这两个强盗从梦中惊醒

后也被官方抓获。最后，看门老头意味深长地说：“鸡叫了，天

快亮了。”作者借梦境来映射现实，用夸张的手法淋漓尽致地

对国民党的腐败进行了暴露与讽刺，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官僚

政治下的群丑图。这出戏显然受果戈里《钦差大臣》的影响，

以冒名顶替的手法把强盗变身为县长和秘书长，借他们的经

历来暴露国民党官僚集团逢迎谄媚、无恶不作的丑恶嘴脸，展

现了“官即是匪，匪即是官”的社会现实。

1946年1月初，陈白尘携带《升官图》手稿前往重庆交给

《新民报》副刊主编。刚成立的现代戏剧学会（主要成员都是

陈白尘在四川戏剧学校的学生）就计划把此剧搬上舞台，无奈

力量单薄，合法的演出团体身份都无法取得。正好此时中华

剧艺社刚从成都回渝，该社是登记过的演出团体，并在观众中

有广泛影响。在中共南方局及阳翰笙领导下，陈白尘和应云

卫协调，决定以中华剧艺社的名义（主要是现代戏剧学会）排

演《升官图》。在导演刘郁民的主持下，此剧排演共用了十余

天，以七星岗的江苏同乡会礼堂作为演出地。1946年2月25

日，话剧《升官图》在重庆进行首演。主要演员有谢又开、刘沧

浪、刘曦、阳华、王侠等。显然，这样讽刺当局的戏，国民党当

局要百般阻挠，阴谋捣乱，甚至唆使特务把剧场大门口当作公

共厕所来阻止观众进场观看。但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现代

戏剧学会与当局进行了巧妙的斗争，保证了演出的正常进

行。为了扩大宣传，《新华日报》以及《新民晚报》从2月25日

至4月17日，几乎天天都有《升官图》演出广告。叶丁易还为

《升官图》题诗，并作为广告内容刊出。在重庆的演出分两个

阶段，2月25日至3月14日，在江苏同乡会礼堂共演24场，3

月15日至4月14日，在重庆中央公园的民艺馆演19场。为

了配合公演，现代戏剧学会专门制作了《〈升官图〉演出特刊》，

陈白尘也写了《序〈升官图〉的演出》（后发表于1946年2月28

日的重庆《新民报》晚刊）。开始几场反应比较平淡，后来影响

越来越大，外地观众纷纷涌来，致使场场爆满。陈波儿、叶挺、

邓发、秦邦宪、董必武等人都曾前来看戏。《升官图》在渝演出

后，影响很快波及全国各地。

重庆公演刚一结束，在中共上海局文委及于伶的领导下，

上海剧艺社也很快把《升官图》搬上上海的话剧舞台。为了扩

大影响，该剧从4月13日起连续在《申报》刊出了演出预告。

如在4月23日的广告中，对该剧有全面的介绍：《升官图》25

日起荣誉演出，上海剧艺社荣誉贡献，轰动陪都四幕讽刺大喜

剧。陈白尘编剧，佐临导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诙谐滑稽，

令人突梯。阵容：唐远之、何学初、蓝马、曹韦等18人。各地

方言穿插，南北杂耍表演，热闹非凡，笑痛肚皮。官场活现形，

人间绝妙事！地点，光华戏院。从4月25日开始，中国剧艺社

连续在光华戏院上演《升官图》，一直到8月21日，连续上演共

100多场，剧院门口拥挤了4个月之久，有近20万观众观看该

剧，成为1946年度剧坛的最高纪录。《申报》的剧评对该剧有

极高的评价：“《升官图》的上演，一扫过去话剧卖座的冷清，不

是只由于铜钱眼、保险柜等装置的新奇，漫画化的化妆……

《升官图》得着大量观众的喜爱，这是因为编者、导者、设计者、

演者在这个戏里表达了观众自己的感情，对这群人物的痛恨

与诅咒。”上海的《升官图》上演前后，《申报》《联合画报》《艺文

画报》《新星》《海涛》《青年与妇女》等数十家报刊适时地刊出

了关于《升官图》的介绍与评论。田汉和郭沫若还为《升官图》

的上演作诗唱和。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使《升官图》冲破上

海当局的重重阻挠，得以顺利连演上百场，造成了持续的轰动

效应。

香港和延安也接连在 1946 年把《升官图》搬上舞台。

1946年8月8日，经过多月的排练，香港的中原剧社一连四晚

假座加路连山道孔圣堂演出。导演章泯，演员有徐疾、李门、

马孟平、梁枫等人。演出用粤语，每个演员都能充分了解广东

观众的口味，通俗而不庸俗，逗人笑而又不致令人忘记这剧本

所表现血淋淋的现实。香港的《华商报》也配合该剧的演出，

刊出了周钢鸣、吕剑等的剧评，使香港同胞感受到了国民党政

权的腐败，感受到国内同胞正饱受腐败政府的剥削痛苦。延

安也在1946年10月中旬上演了《升官图》。主要由延安平剧

研究院以话剧的形式演出。平剧院本是京剧的研究演出团

体，但为了尽快把《升官图》搬上舞台，决定尝试由京剧专业剧

团演话剧。导演是由重庆到延安的刘郁民。在排演中，试图

融平剧艺术与话剧艺术于一炉，在音乐伴奏、舞台动作、表演、

化装、服装、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运用了平剧的一些夸张手段，

导演上的崭新手法大大丰富了原著的特色。参加这次演出的

演员主要有任均、方华、薛恩厚、肖甲等人。《解放日报》也在10

月份刊出了石天、冯牧、魏深等对该剧的介绍和评论，配合对

《升官图》的广泛宣传。

除了以上四地有《升官图》的上演之外，昆明、北京、宁波、

杭州等地纷纷排演《升官图》，使该剧在

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持续的上演。在以后

几年里，各地展开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各

地的剧团以及全国的大中学校都演出过

《升官图》，这部戏在各地成为一颗颗炸

弹，把国民党政权炸的摇摇欲坠，加速了

其政权的灭亡。

随着《升官图》在重庆首演，《升官

图》在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让更

多读者阅读这部戏剧，单行本也很快提

上了出版计划。由于此前陈白尘曾在重

庆群益出版社出版过《岁寒图》，有过良

好的合作。《升官图》自然就纳入了“群益

现代剧丛之四”，并于1946年 4月出版

问世。附有陈白尘写的《为〈升官图〉演

出作》一文。出版社特在《新华日报》5

月1日刊出了促销广告，文字如下：

这是作者在胜利前后最得意的一部

讽刺喜剧。作者的喜剧才华，在这里有

了最高度的表现，而主题的深刻严肃，讽

刺之尖锐刻毒，尤为当代诸家剧作中所

鲜见，我们如果誉为民主运动的剧作中

的第一道光芒，是丝毫也不夸张的话。

本剧前在渝上演，盛况空前，现正在沪、

昆等地纷纷上演，现已出书，全书用间料

纸精印。

该书初版问世之后，后又于1947年

9月再版一次。

由于重庆与上海的交通不畅，重庆

版的《升官图》很难运往上海。上海公演

《升官图》后，读者阅读《升官图》的意愿

强烈，吴祖光、丁聪主编的《清明》（月刊）

及时地在1946年5月1日的创刊号及第

2号重刊了《升官图》。为了配合该剧，

还刊发了陈波儿的《从〈升官图〉学习》，

她高度评价了这出戏：“白尘先生这个新

的成功作，在全剧的结构上是很完整

的。像这样完整，内容真实的讽刺戏剧，在中国还不算

多。……《升官图》比《钦差大臣》更有现实意义。”由于群益书

店上海分社的开张，沪版的《升官图》也在1948年8月问世，列

为“群益现代剧丛之三”。书店还特地为该书重拟了宣传广

告，文字如下：

继《结婚进行曲》《群魔乱舞》《乱世男女》后的一个讽刺喜

剧，是大后方官僚政治的横断面，是中国的《巡按使》，像果戈

里的笔触所指，使人带泪的笑，而怀着最大的愤恨。

后又于1949年6月印行第2版。据《郭沫若与群益出版

社》一书中统计，仅沪版《升官图》就印了8000册。此外，还有

大连光华书店1947年2月、9月和1948年7月印行过《升官

图》三版；佳木斯的东北书店也在1947年印行过一次。总之，

随着《升官图》在全国各地的上演，《升官图》的单行本也不断

在各地问世，让这部戏更加深入人心。

《升官图》的问世与上演
□彭林祥


